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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    富春江边的富阳城，城东有一座树木葱笼的鹤山，山上有

我的老家改建的郁华、郁达夫烈士纪念馆和双烈亭，还有在文

革中毁去最近又重建的我父亲的血衣家。当然，还有从古时候

就有的严子陵钓台和后来改建的春江第一楼与龟川阁。如今，

这鹤山和沿江一带已成为杭州旅游风景区。

    数十年来参与所有以上这些设施的建造和宣传的有一位

土生土长的富阳人，名叫蒋增福。他曾任富阳广播局、文化局、

县志办、县文联等单位的领导，熟悉所有富阳历史沿革和新建

设的艰难运造过程。但是，他却自称为“半文盲”和“万金油”干

部，就因为他没有读过大学。

    就是这个“半文盲”，近十多年来写过不少文章发表在报

刊，还出版过一本《富阳游》，颇得好评。现在将他历年来所写

有关富春古迹、特产、人物和新貌等数十篇，集成《富春闻见

录》出版，浙江人民出版社要我为此书写序，虽然是刚从南半

球的澳洲飞到北京，许多杂事堆着，也乐于推开一小块空隙，

让我的思绪暂时回到富春江边的故乡。

    北京旧居存有一本八十年代出版的自己的散文集《我的

故乡》，我重读了其中一九五六年写的《我的故乡》，一九六四

年写的《还乡杂记》，还有一九七八年写的《画中游》，竟然像读

别人的书一样新鲜，又像读陈年旧事一样的如同隔世。这才发



现岁月的飞逝。

    美丽的富春江边的富阳，得天独厚的鱼米之乡，两千多年

的历史兴衰，加上五十年代改天换地以来的几起几落，小小的

富阳也同样刻划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喜怒哀乐。

    我永远记得不到十岁时父亲教我念的诗:

富春江之鱼，富春山之茶，

鱼肥卖我子，茶香破我家。

采茶妇、捕渔夫、官府拷掠无完肤。

昊天何不仁，此地亦何辜!

鱼何不生别县，茶何不产别都?

富春山，何时摧，富春江，何日枯?

山摧茶亦死，江枯鱼乃无。

呜呼!山难摧，江难枯，我民不可苏!

    童年时只会背诵，不记得父亲是怎样讲解，当然我也不可

能真正理解。直到后来自己写作时引用，才发现它是多么不平

常的一首乐府，用反话表达愤葱，如此沉痛!据查当时明朝传

下来的。当时富阳产最好的鱼最好的茶，都是官府征收急送京

城的贡品。

    我虽不是出生在富阳，童年时却每年都跟父母亲回到富

阳祖母和曾祖母身边，也就是父亲三兄弟出生的老家，当时叫

满舟弄。门前的小石板路不论晴雨总是湿的泥泞，因为人们都

从江边挑水，满满的水桶总要沿路洒水在地上。弄口搭着草

棚，像一排原亭，一根粗毛竹横架在一排粪缸上，被人坐得光

滑精亮。

    一九五六年我独自第一次作为画家和记者回到富阳，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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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兴奋地写下所见所闻，欣欣向荣的富阳，逐日寄稿给上海

《文汇报》连载。一九六四年我用创作假期回家乡作画:共产风

大锅饭和三年灾害的创伤刚刚过去，美丽的江边田野又在欣

欣向荣。一九七八年写的《画中游》，是记录和叶浅予为完成他

的《富春山居新图》长卷而同游富春江的。那又是在经历了十

年浩劫之后。

    一九九四年秋我又回到家乡，除了鹤山依旧苍翠，富阳城

几乎变得不认识了，改革开放使它迈开了大步。《富春闻见录》

会告诉读者这一切详情，包括它的历史、人物、掌故、重要文

物。作者蒋增福应该是遍尝过富阳喜怒哀乐的知情人。

    这不仅是一本导游书，也是更深层认识富春的知识书，希

望它使读者更珍视一切美好事物和建设成就。

        郁 风

一九九七年四月三日于北京



鹤 山 茶 话





甲戌春节感怀

    过春节，比较实际的界别是增岁添寿。上至帝王将相，下

至庶民百姓，人人均等。

    甲戌狗年，是我的本命年。六十花甲子转满一轮，接下去

的人生之路，复如儿时学步，将是瞒姗地朝着尽头走，越走越

临终点。当然，也可谓之继续前进。前进的脚步声，有可望越来

越清晰、铿锵。

    不是有“老夫喜作黄昏颂”的欣慰么!

    “又长了一岁!”孩子们自然高兴。老人们则在添寿之余，

难免发点哀愁。小时候听大人们说:“小时吃苦不算苦，老来吃

苦真叫苦。”人一上年纪，器官就一件件地失灵，耳聋眼花，行

动不便。最担忧的恐怕莫过于穷。老来尤其穷不起。有的子孙

不贤不孝，也许亦与“穷”字有关。过于穷困，子孙亦就孝不起

来，老来有积蓄、产业或固定进账，即使子孙不孝顺，也用不着

担愁。

所言前进的脚步声，前提是社会的前进，经济的发展。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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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年没有战祸，没有大灾，太太平平，人们以安居乐业为幸;建

设成就日新月异，经济发展迅猛出奇，尽管会有心理不平衡的

郁积，但老百姓普遍得到了实惠。

    “老来愁”的阴影似有淡化的趋势。

    富阳变化之快，为市民们所惊叹，新鲜事儿更是层出不

穷，今年春节就与往年不一样:撤县设市，使古老的富春历史，

掀开了新的一页;开通程控电话，不必与接线员呕气，便能跟

远在外地的友人们交流;道贺新年亦毋须出门和登门。尤为欣

喜的是，大年夜零点钟声响起，似天地四方同时炸响的爆竹

声，以及同时升腾的烟花光彩，明显减少了。

    这也是时代的变化和进步。

    如若选几个家庭稍稍透视一下，即便不乏喜中隐忧者，变

化之大则是无疑的。

    坦白地讲，平时我也发点哀怨:想当年，五十来元工资，能

供养一家老小，如今夫妻俩月收入上千，过日子仍觉不宽裕。

无非是说，物价涨得过快，币子贬值。我把自己归入“小员司”

的行列，工薪阶层，极少“外快”(有点稿费);为伍政界，生活属

中下水平。要是平心而论，应当“知足常乐”!以过春节为例，物

资年比一年丰裕，礼品档次年比一年升高，乃至分压岁钱，十

元二十多元已是拿勿出手。作为步入老年，行将退休者，“管一

代”的任务也算基本完成— 有了丁丁、天天两个小外甥，小

儿子也于去年结了婚。自己退了休还有养老金，又有社会保险

和医疗保障，不存在“老来愁”。当然，人在世上总不免时与尴

尬为伍，只不过因人而异，内容不同罢了。有道是，每个家庭都



有本难念的经，不可能时时顺心，事事如愿。去年办喜事，今年

要购房，就得借债，就得过很长的紧日子。

    要“续后”与“置产”么!

    许多农民、居民家庭，想必都会有这种情况。只是我对底

里知之不多。何况，现今许多家庭收支是不成比例的，明里暗

里，混混沌沌。

四

    杭州的一位朋友年前来电话说，他有位在上海的朋友想

来杭州过年，准备陪他到富阳小住，吃几家轮供饭。还特意言

明:务必要去乡下吃一餐正宗的农家饭，即是不务工不经商的

地道农家。

    城里人么，了解乡下民情，体验乡下生活，恐怕也是一番

乐事。

    正月初一起，先在我家用餐，一再称道菜肴丰盛，去两个

女儿家吃轮供饭，所见旧房装新、新房“堂皇”，说是眼热煞了。

兴致一上来，他们有了几分醉意，酒后吐真言:“你们三家都还

缺乏代表性!”

    “天老是下雨，你们真不走运!”我试探是否不去乡下?

    “杭州、上海都是这种天气。”他们不想放弃农家饭。

    “也好，烟雨富春江，别有情趣。”我只能这么说。

五

    正月初三，冒雨去了富春江南岸我的老家，在从小一起读

书、嬉耍、长我一岁的堂叔家用中餐。自己人又顺带拜年，不必



提前预告。只是这天一大早，我叔上山去收夹野猫的弓什了。

婶子热情张罗。我一再言明，像对待一般拜年客那样就行，鱼

肉鸡鸭可以不上，只需用柴火灶在铁锅煮饭，饭架上蒸两只散

蛋，一碗芥干菜就行;又见园内有菊花菜，要她炒上一碗。

    我叔过了十一点才回来。他满堆笑容，说今朝你们运气

好。随手一倒网兜，三死两活，死而复生的黄鼠狼一溜烟逃上

后山，经合力围歼才又抓回。’嬉演这个“节目”，阴雨天也凭添

几分生机!死兔当即开剥(活的要我带回)，现炒。这野兔糟蹋

豆麦作物，且美味佳肴，当食不让;黄鼠狼腥臭很少食用，又向

以“给鸡拜年”臭名昭著，死有余辜;唯有那只原本活蹦乱跳的

小松鼠，如今僵死眼前，有点可怜兮兮。

    菜碗摆满一桌，吃得不剩的是我预料中的野兔肉、蒸鸡

蛋、菊花菜，再就是芥腌菜炒冬笋和草包鸡。

    “这是在富阳吃到最美的一餐。”我相信他们直话直说，说

的是真话。因为我也经常在家里如此招待客人，乃至国外和港

台友人。特别是在春暖花开季节，用马兰头、狼鸡头、野山笋、

炒螺狮和臭豆腐请吃，也都这般称道。

    请饭的学问又增加了新的感受。当然，高级餐馆我也实在

招待不起。

    我叔现在是五口之家。因为两个女儿已经出嫁，大儿子也

已成家分居。他家的主业是种好责任田，又在开荒地上多种杂

粮、菜蔬，不但“家中有粮心里不慌”，还能常年饲养两头母猪

和一些鸡鸭家禽，外加捕野味、鱼虾的些许副业收入。称不上

富裕，日子倒也过得踏实。最感困难的是还要培养两个小儿

  6



子，读完高中又得花本钱读高复班。他向我们发感叹:既想让

他们跳出“农门”，也真不大负担得起。

    这就是一户既不务工也不经商的地道农家的现状。

    总之，居民也好，农家也好，都在变化，只是仍经不起“例

外”支出，而抗衡天灾人祸的能力，则更加脆弱。

    文无定法，相比之下，作家可以作些随心所欲的“探索”，

我不知道这两位外地人是如何看待现今城乡变化的?

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五日



秋 趣

    十月，是秋分满月的季节。是个用比较微妙的方式显示生

命奇迹的季节。

    尽管金菊达到盛开的巅峰，但整个大地上绿意盎然的盛

日逐渐过去，树木开始露出了变化。这时，几乎所有的作物，一

年的生长已经大功告成，另一年另一代的生长却已作好准备。

    有道是秋收冬藏。果实已结好，稻谷已成熟，植物把它的

将来寄希望于种子和根茎;昆虫则把它的明天收藏在卵里和

蛹里，生命的冲动即将结束。即使黄昏的蟋蟀奏鸣曲，虽然热

烈，也将消逝。这也是鸟类的度假时期，也许它们正在讨论未

来的旅行?

    可见，生命的奇迹依然存在，神秘的生长与复苏的胚胎已

经藏在种子里。

    大自然如此，人类活动更加多姿多彩!

    这是个罕有的日子。

    秋意在一个多雾的黎明悄悄溜来，天空清澈无云，晨曦有

些耀眼，暖而不热，凉爽舒适，令人精神振奋。这一天，迎来了

富阳历史上绝无前有的一件庆典。独特而别具风采的庆典。

    公元一千九百九十二年十月十八日十点十八分，杭州邻

县的富春江畔，举行了“杭州富阳国际高尔夫球场破土典礼”。

恰好这一天，又适逢党的十四大胜利闭幕。



    我应邀参加了这千载难逢的时日。与往常不同的是，散发

阵阵香气的请柬上，特别注明:“因考虑到现场停车场地限制，

请于当日上午九时正在县府大门口上车进场”。近期，由县及

乡(镇)，“上挂”(挂牌开张)“下埋”(奠基)活动频频，一天间要

赴几处者多的是，然而头头脑脑们弃小车去乘大车者，乃属个

别而已。这令我想到，即使不受“场地限制”，此着也是妙棋:节

省车油费用，可让众多的小车司机过个难得的礼拜天。这一天

又正好是星期日。

    请柬上告以“沿途有路标指示”，大车沿富春江下游驶去，

在那黄子久作《大岭山图》的大岭山嘴一转弯，奇特的路标不

单单令司机耀眼，印有“香港西湖休闲有限公司竺和“杭州西湖

高尔夫球场”字样的红黄蓝各色彩旗，分别插在新拓宽公路旁

和那长满荆棘藤蔓的山边。几十米便有两面，迎风招展;几公

里视线所及，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撞击在一起，煞是好看!

    看到这些彩旗，联想到目前见诸报端的消息。说的是“休

闲”公司建于西湖边的高尔夫球场，开张不久，问津不多。是人

们观念跟不上，抑或是消费水平所不及?议论中同行的何君提

议，过几天不妨去一道试试，打它几杆，究竟是什么滋味?而我

则不敢响应。它那里也许场地过于狭小，只能象征性玩玩，行

家过不了“瘾”，只好放弃“雅兴”。难怪这“休闲”公司的老板，

要把脑筋动到宽旷的富春江畔来。这又令我想到了郁达夫的
一句话:“看了富春江，西湖便不足道，只有瑞士的日内瓦湖差

可仿佛。”何况这高尔夫球场建在黄公望画《富春山居图》的地

方。

    “破土”典礼的会场设在未来的国际高尔夫球场中心。操

办者别具匠心，在宽旷的山坡上选一较为平坦地，略加平整

— 其实已经“破”过土了。面朝江，背青山，中间竖块偌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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